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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道光年間完工通水的曹公圳水利系統對於鳳山平原的農村社會經濟影響重大，

具體表現在二方面，首先是串連起舊有溝潭、陂圳等水利設施，形成綿密通達的輸水地

理網絡，不僅調整平原上乾季缺水、農業用水不穩定的地理環境，改善土地生產條件，

開啟水田化的契機。其次，在清代官民共同商擬的〈曹公圳水利規約〉制度下，透過水

利組織的長期運作，藉由人際社會網絡、用水地域雙重機制的整合，形構出穩定的水利

社會，充分展現官督民營、地方闔境同力的歷史意義。

時至日治初期，具有現代化統治思維的日本政府將如何面對從清代既存且穩定運作

的曹公圳水利組織與其形構而成的水利社會？而國家力量又會透過那些方式加以介入並

試圖調整？另一方面，在面對日本國家力量的強勢介入下，約定成俗且已運作日久的民

間水利社會又將如何因應？

據此，本文嘗試以曹公新圳水利社會為例，論述資料取材自清代方志與日治時代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透過文獻解讀，時間斷限主要聚焦在明治28-30年間（1895-

1897）的日治初期，一方面探討日本政府對於曹公新圳水利社會的國家立場及介入管道，

一方面觀察民間水利社會的因應模式，試圖釐清跨政權下的歷史變貌，從中理解官民之間

對於水利設施所衍生的差異觀點，進而指出水利組織在歷經清、日政權轉移後，縱使受到

國家機器的強勢介入，不過仍彈性以對，不僅凸顯出日治初期官方難以滲透進入舊有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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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底層網絡的綿密結構外，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對於民間社會具有合法性、正當性舊慣的

力不可抗，更充分彰顯民間社會「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彈性因應。

關鍵詞：曹公新圳、鳳山平原、水利社會、總理、水租

壹、前言
貳、曹公新圳水路網絡的地域整合
參、清代曹公圳水利社會的運作制度
肆、日治初期的官方介入與民間回應
伍、結語

壹、前言

〈曹公圳〉1 

淼淼圳上田，漪漪圳中水；樂此埤頭民，猶說曹公美。

曹公來，圳未作；圳未作兮曹公謀，圳既成兮曹公樂。

為霖雨、為脂膏，千春此圳長姓曹。曹公之心圳中水，曹公之名比圳高。

在清代長達212年的治臺歷史中，鳳山縣令曹謹透過官方力量鳩集縣民合力開鑿的曹

公水利系統是官民合作興修水利、因水利生的少數成功案例。分析曹公圳修築的背景因

素主要有三：

其一是天時，因本地農業用水面臨季節性不均的限制，鳳山平原在降雨乾溼分明的

氣候環境下，乾季農業用水常見匱乏，而農民僅能憑藉山泉、溝窟或是小規模挖掘陂圳

引水，種地望天收。隨著區域日漸開發，一旦遭遇大旱，鳳山縣民與地方政府常苦於其

害，亟欲找尋根本解決良策。

其二是地利，即在鳳山縣境地形環境下，順利決定合適的圳頭位址，以便修築圳

1　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臺灣詩鈔》（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0），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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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環顧鳳山縣的地形格局，鳳山平原在西臨大海，西北半屏山、西南打狗山、東北大

樹丘陵（內門丘陵南支）與東南鳳山丘陵的空間圍繞下，地勢東高西低。在北段大樹丘

陵與南段鳳山丘陵之間恰有地形缺口，適合引取流貫在東側丘陵地帶旁的下淡水溪（高

屏溪），只要水利技術能夠穩定於圳頭攔取溪水，借道過此做為引水主線，要解決旱害

便不成難事，這或許正是曹謹「尋察水源至九曲塘淡水溪邊，喟然歎曰：是造物者留以

待人力之經營也」的心境。2 

其三是人和，體現在縣民出地、鳩資興建與水利秩序的形成上。就在曹公圳舊圳竣

工後，知府熊一本曾於道光19年（1839）仲春現地視察圳況，留下「上流無侵，下流無

靳，咸聽命於圳長，而恪守其官法。向之所謂旱田者，至是皆成上腴矣」的讚語。3從上

引文中的「圳長」、「官法」即可隱約理解曹公水利社會得以穩定運作有賴於水利組織

與水利秩序的建構上。

從以上不難發現，曹公圳水利系統從修築到順利竣工，有其地理因素與歷史背景。

由於曹公圳對清代鳳山平原農村經濟、社會層面影響重大，所以探討曹公圳興築過程與

其功能、貢獻的研究論文也不在少數，根據研究旨趣大致可分三類：其一是針對曹謹官

宦治績的貫時性研究；4其二是將曹公舊、新圳視為一組整合系統來觀察區域發展，5其三

是探討清代臺灣整體水利系統的組織形成與演變、水利秩序與用水糾紛，在論述中兼以

曹公圳為個案來分析。6透過以上文獻累積，我們對清代曹公圳水利組織與其水利社會雖

已有初步認識，但也發現少有論者注意到在19世紀末清、日政權轉換的大環境改變下，

不同統治政權對曹公圳水利社會運作的差異立場，以及國家力量如何由上往下介入，並

試圖影響其運作的具體實例。

2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頁258。

3　同上註，頁85。

4　蔡幸芳，〈曹公與曹公圳〉（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林鳳㛇，〈周鍾瑄與曹謹對臺
灣水利的貢獻〉，《正修通識教育學報》，2（2005），頁181-203；陳怡霖，〈曹謹治臺功績研究〉（高雄：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

5　蔡榮泰，〈曹公圳及相關水利設施對鳳山平原社會、經濟之影響〉，臺南：國立臺南師範學院鄉土文化研究所碩
士論文，2002；洪啟文、吳連賞，〈高雄市灌溉系統開發與區域發展之相關分析（1683-1894）〉，《地理學
報》，60（2010），頁133-151；林孟欣，〈清領時期鳳山地區水利社會的形成與發展〉，《高雄文獻》，2（4）
（2012），頁7-38。

6　王世慶，《清代臺灣社會經濟》（臺北：聯經，1994），頁131-215；蔡志展，〈明清臺灣水利開發之時空分析〉
《社會科教育研究》，3（1998），頁25-95；陳鴻圖，〈臺灣南部水利糾紛的歷史考察〉，《興大歷史學報》，20
（2008），頁109-134；陳鴻圖，《臺灣水利史》（臺北：五南，2009）；陳鴻圖，〈戰後水利會水利小組的變遷
（1945-1975）〉，《東華人文學報》，20（2012），頁137-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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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本文擬以曹公新圳與其形構的水利社會為例，透過文獻解讀來探討清代

曹公新圳水利社會的形成與其在跨越清、日統治下的歷史變貌。論述資料取材自清代方

志與日治時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時間聚焦在日本政府治臺初期的明治28-30年間

（1895-1897），從中理解國家力量透過那些方式來介入民間水利社會的運作，以及在面

對日本政權的強勢主導下，運作日久的民間水利社會又將如何因應？

貳、曹公新圳水路網絡的地域整合

由於曹公新圳灌溉範圍是橫貫數里、串聯眾多聚落的大範圍地理空間，在地域整

合是水利社會得以成形的前提條件下，我們必須先掌握曹公圳的圳路分布與實際灌溉範

圍。據此，以下就以曹公新圳為例，釐清其輸水網絡的整體空間分布，做為理解清代曹

公新圳水利社會賴以存在的地理基礎。

根據〈曹公圳記〉所載，道光16年秋（1836），臺、鳳、嘉接壤地區遭逢大旱，受

災地域百有餘里。臺灣知府熊一本得知災情後，認為「饑饉之患，獨在此百餘里內，實

由民之自取，而不得委為天災」，而根本之道在於「勸興水利」。7隔年，鳳山縣令曹謹

在視察縣境後，便火速鳩集縣民度勢開圳，於道光18年（1838）竣工，此即日後的曹公

舊圳；8有了成功修築舊圳的經驗，4年後（道光22年，1842），由鄭蘭（歲貢生，興隆里

人）、鄭宣治（附生，赤山里人）二人再開新圳，歷時2年，於道光24年（1844）竣工，

此為曹公新圳。自此以後，鳳山平原便在曹公舊、新圳的圳水流灌下開展新局，隨之也

出現清代水利社會的雛型。

在目前所知清代各類方志中，對於曹公新圳水路網絡記載最為詳細的莫過於《鳳

山縣采訪冊》。書中除了分類逐條記載天然水域與人工水利設施外，9更記錄了當時曹

7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84-86。

8　同上註，頁84。

9　該書分類為「諸溪（川類一）、溝渠（川類二）、港澳（川類三）、圳道（水利一）、陂澤（水利二）、深潭（水利

三）、池塘（水利四）、水窟（水利五）、魚堰（水利六）、官渡（津渡一）、義渡（津渡二）、民渡（津渡三）、

橋梁」等13類，而分類依據為「由山發源、縈洄不息者，為溪、為溝。沿海出口、舟楫可通者，為港、為澳。攔溪引

水、溉田流行者為圳，瀦蓄者為陂，深者為潭，次者為池，淺者為窟。傍海圍築、水半鹹半淡、畜魚於中、歲收其利

者為堰。有船筏濟人者為渡。橫跨兩岸、利人來往者為橋。」同上註，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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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新圳的整體流路，如「曹公新圳，在小竹、赤山、觀音三里（上游小竹、中游赤山、

下游觀音），縣東北九里，源引九曲塘（一名五鳳陂、一名曹公圳頭，水從淡水溪欄圍

而入，分南北支入新舊圳，每年一築），北支水入圳兼納三溝（湖底、仙草埔、新陂

內），西北遞分十支，入八圳（岡山仔、內埔仔、蜈蚣、竹圍仔、興化厝、赤山瓣、灣

仔內、大將廟瓣）、兩陂（國公厝、嘉棠陂），本支徑注下草潭，長十五里，灌田六十

甲。」10 

比對相關文獻後，我們大致釐清曹公新圳的灌溉地域、圳水源頭、整體流路與蓄水

節點。灌溉地域從上游至下游跨越小竹、赤山、觀音三里。11新圳水源除了圍堰攔取下淡

水溪（今高屏溪）水外，也陸續接引大樹丘陵的山泉溝潭以充圳水，有「湖底溝（源受

井仔湖山泉）、龜仔潭（中有活泉，兼受本山雨水）、新陂內溝（源受十九灣山泉）與

仙草埔溝（源受竹崎山泉）。」12 

新圳輸水網絡在地理空間上可分為十支輸水汊流，分別是：13 

一、第一支接岡山仔圳，續接前莊圳，後匯入曹公舊圳系統。

二、第二支接內埔仔圳，後注入內埔仔陂。

三、第三支先入國公厝陂，過下水坑仔後注武洛塘（又名竹橋陂、柴頭陂），後匯入曹

公舊圳系統。

四、第四支注入嘉棠陂。

五、第五支接蜈蚣圳，再分上、中、下三條入注崎仔腳陂洋。

六、第六支接竹圍仔圳，入注崎仔腳陂洋。

七、第七支接興化厝圳，滙虎形陂水尾，後注入崎仔腳陂洋。

八、第八支接赤山瓣圳入烏松腳圳，後分二支：

（一）其一注雙頭漏溝後再入公爺陂（又名大陂，今澄清湖）。後接火光圳，過龍喉瓣

後續分上、中、下三支，本支入注林內陂。上支接山仔腳圳，入注林內陂；中支

10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71-72。

11　至清末劉銘傳清賦之際，重新調整與析化里制後，於光緒14年（1888）曹公新圳灌溉範圍才由原稱三里（小竹、赤
山、觀音）改稱五里（赤山里、觀音外里、半屏里與興隆內、外里）；曹公舊圳灌溉範圍也從原來的小竹、鳳山二
里，改為小竹上、下里、大竹里、鳳山上、下里。此際之後始分稱五里新、舊圳。

12　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55、58-59、108。

13　同上註，頁71-77、91、9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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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拔甲圳，入注本館陂；下支接赤山頂圳，入外濠溝，匯入曹公舊圳系統。

（二）其二接崎仔腳圳，後接寓（牛）潮埔圳，下注武洛塘，匯入曹公舊圳。

九、第九支接灣仔內圳，入灣仔內陂，注下草潭（草潭陂）。源受下草潭水路後分四支：

（一）其一接大灣圳，入檨仔林圳，下注頂陂仔，西入檨仔林陂。

（二）其二接灣仔底圳，本支注九番陂，旁支接後港圳，後入船仔頭港。

（三）其三接月眉圳，後分三支：西北支入後勁溪，南支接五塊厝圳，本支注烏松瓣。圳

水過烏松瓣後稱烏松瓣圳，後續流路分二，本支下注洲仔洋瓣，旁支接烏松圳。

1. 圳水經洲仔洋瓣後改稱洲仔洋瓣圳，本支注蓮陂潭（今蓮池潭），旁支分接草

陂仔圳、新莊仔圳、洲仔洋圳，洲仔洋圳最後入注蓮陂潭。

2. 烏松圳匯五塊厝圳尾後接草陂仔圳，再接新莊仔圳，入注阿彌陀陂。

（四）源受蓮陂潭的圳路有七：

1. 一接林邊圳，注入船仔頭港。

2. 二接田尾二圳，注入田尾港。

3. 三接三圳、其四接那拔仔圳（後匯十五戈圳）、其五接十五戈圳、其六接前峰

圳、其七接龜頭𥓞圳，分四路入注內圍陂（今內惟埤）。

4. 內圍陂穿岸接匯硫磺陂，下注龍水港。

（五）下草潭其四水路依序流經四安橋溝、太平橋溝，接豆醬間圳。豆醬間圳水分支有

二，其一接中圳，其二注入竹仔門陂，二路後皆匯入後勁溪。

十、第十支接大將軍瓣圳，下接小赤山圳入蓮花陂，再接覆鼎金圳入注覆鼎金陂（今金

獅湖），後分注四圳一陂。

（一）四圳分別為北圳、中圳、店仔圳、尾厝圳，後皆入船仔頭港。

（二）一陂為新陂（當時已廢），後匯舊陂注入田港。

配合清代《鳳山縣采訪冊》與日治初期《臺灣堡圖》上的新圳圳路的地理定位比對

後（圖2-1），我們更清楚發現：

一、在圳路的整體空間分布上，新圳流向大致由東南往西北延伸，且當中有些圳路往南接

匯舊圳系統，藉以穩定並平衡新、舊兩圳間的水源供應。其次，透過水圳線路將散布

各處的舊有溝、潭、埤等蓄水節點（node）串連成綿密通達的輸水網絡（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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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從點至線，再由線組構成面狀的水網體系，從中不難發現公爺陂（今澄清湖）、

下草潭（今已淤）、14覆鼎金陂（今金獅湖）、蓮陂潭（今蓮池潭）與內圍陂（今內

惟埤）等陂潭發揮上接水源、下連多支圳路的蓄水樞紐（hub）機能。

二、在輸水地理網絡建構後，每當乾季缺水之際，穩定的圳水供應不但降低農業用水不

穩定的先天限制，也改善散布多處的坔（濫）埔與沼澤，將水資源的地理分布初步

均質化，化水害為水利，更在土地生產力提高下，開啟水田化的土地經營。15 

三、清代鳳山平原在曹公圳水引灌後，分散於小竹、赤山與觀音三里的各聚落透過共享

水利資源而加以結合，使得散布在圳道兩旁的的農村社會，藉由點（聚落）與線

（圳路）的串聯，從原先離散的孤立庄頭凝聚為面狀整合的水利社會，不僅成為日

後曹公新圳水利組織的運作空間，也因為水利興衰的休戚與共，提供了地域組織與

社會網絡更進一步的整合契機。

14　下草潭為觀音里重要蓄水節點，如「下草潭，在觀音里，縣北十二里，周九里許，源受曹公新圳，兼納一溝（獅
形)、一潭(頂考)、兩陂(竹仔坑、灣仔內)，分注三圳(大灣圳、灣仔底、月眉)、一溝(即四安橋溝，又有漏泉入八卦
藔陂)。」盧德嘉，《鳳山縣采訪冊》，頁107。該潭位置約在今仁武區後港巷、永仁街、八德南路10巷一帶。中央
研究院GIS團隊，「臺灣新舊地圖比對──臺灣堡圖（1898-1904）」：http://gissrv5.sinica.edu.tw/GoogleApp/

JM20K1904_1.htm（2013/1/23下載）。

15　在旱園轉為水田化的土地經營下，農民對於農作物種植的選擇更多元自主，其隨之而引發的後續影響「可能」有二
大層面：其一，在蔗、稻作物的價格差異下，當農民由栽蔗轉為種稻後，進而影響農民自身維生方式、當地生態環
境、農產品的商業網絡與貿易體系。在蔗、稻作物收益比價上，陳國川在清代雲林地區的研究中提供具體案例，其
指出稻、蔗兩種作物的每甲年收益比：（1）稻作：康熙時期約66-71.5兩，雍正、乾隆時期約為90兩；（2）蔗作：
康、雍期間約為62-68兩。亦即稻作收益優於蔗作，不過在曹公圳通水後，鳳山縣是否出現同樣現象尚須評估歷史時
間、地理空間與賦稅制度（本色或折色）等面向的差異。陳國川，《清代雲林地區的農業墾殖與活動形式》（臺北：
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2002），頁6。其二，在作物結構改變下，可能促使土地價格上升，對土地租佃慣習（地權、
租金）與農村社會舊有的經濟循環、社會網絡、權力結構也會有所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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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清代曹公圳水利社會的運作制度

時臺灣歲歉多盜，制府以君（曹謹）廉能，補鳳山縣知縣；……君親巡

行境內，問疾苦，詰盜賊……以為弭盜莫如足食，足食莫如興水利。……於

是度地鳩工，由九曲塘穿池以引溪流，築埤導圳…設圳長，經理之；凡啟閉

蓄洩之法具備。16 

引文指出清代曹公圳水利組織的穩定運轉是有賴於一套「啟閉蓄洩之法」，這套攸

關汴頭啟閉、圳水蓄洩的運作制度正是曹公圳水利社會賴以維繫的水利秩序。在水路網

絡的串連下，由舊時水利灌溉碎塊化的農村社會結合而成的曹公圳水利社會是如何配置

圳水、各地農民又是如何分引圳水？而當時這套水利秩序又具體呈現了何等的地理意義

與社會關係呢？17要釐清上述問題，我們可透過〈曹公圳水利規約〉來加以釐清。

在道光年間，曹公舊、新圳相繼通水後，為了確保日後水利組織的穩定運作，曹謹

與地方業戶便共同商擬一套水利規約（圖3-1、3-2），完整規定水利組織的成員與職掌、

引用圳水的權利與義務，將水利秩序成文化，彰顯了官督民營與地方闔境同力的歷史意

義。以下便將〈曹公圳水利規約〉原文條引如下：18 

茲將曹公與業戶商定章程列左：

第一条　議設總理一人，專責圳務，應由水尾眾業戶僉舉水務熟識之人稟官給

戳諭，准予承辦，並出示曉諭各民人知悉。

第二条　定每年于八月十五日，總理率仝業戶前往溪頭查看圍築之難易、工料之

多寡，雇定工首，議定價金，專責築溪事務。于九月間興工，至十一月

水入圳，該工首應保管至來年四月一日止，共六個月。倘遇大雨、內山

16　臺灣銀行經濟硏究室編，〈曹君懷樸墓誌銘〉，《續碑傳選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6），頁79。

17　「『水利社會』是以水利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區域性社會關係體系。在一個缺水的地區裡，水是一種稀缺資源，怎樣

『配置』這種資源？這向來是地方社會和官府關注的問題。」王銘銘，〈「水利社會」的類型〉，《讀書》，11
（2004）。網址http://www.eywedu.com/Dushu/200411index.html。（2013/1/23下載）換言之，若想進一步理
解水利社會的運作秩序與具體面貌，可從水資源的配置模式來切入。

18　〈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明治30年（1897）。
曹公圳水利規約除本文所引版本外，目前至少尚有二個版本可供參考，分別是花岡伊之作，〈曹公圳起源〉，頁58-
59；高雄農田水利會（1997），《臺灣省高雄農田水利會會誌》，頁130，文中註明該〈曹公圳掌理圳務規約〉原
文出自《高雄新報》（昭和11年，1936/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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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流漲溢，溪頭崩壞，工

首自當隨即修理。如水尾

稍有遲延灌溉不及者，天

之為災，該業戶不得歸咎

於總理、工首。

第三条　圳道每年由總理雇工清修

一次，以期圳水豐足而無

壅滯缺乏之患。

第四条　圳頭下水坑各有立定水

辦，如圳水不足辦者，而

總理惟工首是問。

第五条　定圳水到時，應先蓄注蓮

花潭及內帷埤，至一個月

方分通各圳，每座汴五日

輪值一次，值汴之日，甲

首當巡防諸田甲，以昭公

允。

第六条　定議每甲田每年應繳納工

料銀二元五角，若興工

時，先行交繳，則為首

期。每甲退減銀三角，僅收銀二元二角。若水到之時繳納，則為二期，

照定章每甲繳銀二元五角。倘延至田苗收成繳納，則為三期。每甲加繳

銀三角，共收銀二元八角。荒蕪不播者亦同。

第七条　各汴如有崩壞，總理圳務之人應先到縣稟明。

第八条　下水坑仔汴係全圳總汴頭，如有崩壞，修理工料多寡由總理先輸，即

就全圳各田甲均摊歸還。

第九条　各分圳汴頭如有崩壞，修理工料多寡由該汴甲首先輸，即就該汴田甲

均摊歸還。

圖3-1  曹公圳水利規約
資料來源：〈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明治30年
（1897）。

圖3-2  曹公圳水利規約（續）
資料來源：同圖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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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各縣署額設圳差一名，如遇甲首或業戶抗交，由總理指名具稟，官即

派圳差前往押繳。

明治三十年再定章程　總理每年於舊歷（曆）六月末日以前，應親自攜帶

冬埤中收支造報冊及關係造報諸單簿，一並呈請縣衛查騐。

我們透過〈曹公圳水利規約〉與相關文獻的整理，清楚獲知水利組織的具體運作狀

況與其形構的水利秩序，以下分述之：

一、人員職掌：主要可分為總理、工首、甲首與圳差等四類。

（一）總理：為綜理一切圳務的首要代表，除了修築、養護圳道，也須選雇工首、規劃

（甚至代墊）修圳預算。同時，由於總理乃各業戶檢舉，報請官方給戳曉諭，儼

然成為地方業戶與官府雙方的溝通管道。

（二）工首：由總理雇定，是實際從事養護圳道、汴頭的工程人員。

（三）甲首：除負責開汴放水、配水引灌與巡防之務，尚須負責催收工料銀。值得注意

的是甲首產出過程依新、舊圳有別，舊圳甲首是開圳時出錢、有功者，由官方任

命，屬世襲制，可隨意處分所具權利，計35人；新圳甲首則由總理任用，負責巡

視圳路、監視配水，計12人。19 

（四）圳差：隸於鳳山縣署，屬於官方配屬人員，代表官方處理抗繳費用事宜。

（五）在館人員：除上述四類，尚有書記、司賬、巡圳、廚房、稟書等職。20 

二、水利時序：下分修圳時程、引水順序兩項分述。

（一）修圳時程：表定農曆八月十五日為巡視溪頭（取水口），是每年修圳之始。待總

理雇工買料後，於農曆九月間開始修繕各汴頭、圳路，自農曆九月到來年四月

（相當於國曆10月至5月）為曹公新圳的主要運作時期，工首須負起修理之責。

以臺灣南部的地理條件而言，這8個月正是臺灣南部較為枯水之期，其中年初新

春則是農田亟需圳水灌溉之際，利用埤圳水位漸消的前2個月全面整修，隨後1個

月再引水到埤塘，以利後續5個月農田用水的穩定，也可看出先民配合天時，以

富地利的農田水利智慧。

19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貳編》，頁580-581。

20　花岡伊之作，〈曹公圳起源〉，頁57-58；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貳編》，頁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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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引水順序：在圳水通灌之初的農曆11月間，應先蓄注蓮花潭、內帷埤（曹公新圳

陸上水源貯蓄的主要樞紐），待兩埤潭水蓄足1個月後，約為國曆1月才開放各圳

引水，由輪值甲首開汴，每汴以5日為限，輪值1次。亦即，水利組織藉由先讓陸

上水源節點（蓮花潭、內帷埤）水源蓄足後，再透過甲首來控制各汴放水、各支

圳路引水的具體做法來維繫水利秩序。

三、費用收取：下分開圳與養護費用兩項分述。

（一）開圳費用：舊、新圳開鑿費用課徵對象與方式不同，舊圳開圳費用是依圳水所灌

田甲攤課均分，每甲田約課徵25元，不足額由富紳、殷戶義捐，圳底權屬於地

主、甲首；開鑿新圳係向業戶（地主）課徵每甲田25元的「義捐金」充當工費，21 

故圳底權屬地主。22在舊、新圳所有權歸屬有所差異之下，不僅可知當時農村地權

的分化情況（一田多主），更不難看出兩圳水利組織人員（總理、甲首）背後所

隱含的社會意義也有著本質上的區別。

（二）養護費用：基本上養護費用係屬定額，每甲田須納2元5角。但依據繳納時間先

後，可分三期。在興工時（放水前）繳清屬首期，可減抵3角，實納2元2角；若於

放水灌溉時繳納則屬二期，收原額2元5角；若於作物收成後繳納屬三期，須加付3

角（利息），實納2元8角。23若當該年收支有盈餘時，剩餘款項則留待來年再行商

議。從上可知，曹公新圳水利組織在考量作物收成有其時序、農民經濟條件各有

不同下，收取費用的期限也充滿彈性；而水利組織如何處理、運用盈餘款項也值

得關注，以上皆反映出水利組織背後的靈活營利性格。

透過以上梳理，我們得以釐清：因官方鼓勵興修、民間投資管理運作的曹公圳水

利組織在〈曹公圳水利規約〉的制度架構下，透過年復一年、穩定運作的水利作為（如

由甲首分收各管區水租、由各庄人員配合工首修繕水利設施等）形成社會組織的內在結

合機制。而這綿密凝聚的抓力不僅貫穿重層化的空間尺度，將小至各汴、各圳的水路灌

區，大至聚落、庄頭與市街等地理領域，整合成為一處相依於水源榮枯、休戚與共的水

21　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貳編》，頁579。

22　王世慶，〈從清代臺灣農田水利的開發看農村社會經濟〉，《清代臺灣社會經濟》，頁159。

23　在日文文獻中，新、舊圳水利組織的收取費用為舊圳水租依圳頭破損、引水便利（圳頭、圳尾）之別課徵每甲田
2.4-3圓；新圳水租則課徵定額，每甲田4.8圓。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臺灣土地慣行一斑．第貳編》，頁580。此
點與〈曹公圳水利規約〉所載有所不符，詳細原因待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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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社會，緊密扣連著清代鳳山縣內的農村經濟與社會場域；也建構出一套根植於水利地

域的社會體系，在在都彰顯了在官方監督下與民間自主運作中，自清代道光年間後日見

成形的曹公水利社會。

肆、日治初期的官方介入與民間回應

日本領臺後，具有現代化統治思維的日本政府如何看待民間長久自主運作的水利組

織？對該組織收取水租以維修養護的水利作為所抱持的立場為何？代表國家力量的地方

官廳又會如何介入？自清代便已成形的曹公圳水利社會又會如何因應？再者，〈曹公圳

水利規約〉末尾所加列「明治三十年再定章程　總理每年於舊歷（曆）六月末日以前，

應親自攜帶冬埤中收支造報冊及關係造報諸單簿，一並呈請縣衛查騐」條文是在什麼樣

的歷史背景下所產生？地方官廳要求總理須將圳務造冊呈報又反映出什麼歷史意義呢？

我們從後續公文檔案中發現此乃起源於官方與民間對於水利設施所衍生的權利與義務的

差異觀點，特別具體表現在「總理」與「水錢」二點上。

一、從「總理」到「督工正委員」

日本政府於明治28年（1895）接管治理臺灣後，於當年12月便隨即針對曹公圳水利

組織發布諭示（圖4-1），透過官方力量的強勢介入，試圖改變水利社會的運作秩序，該

檔譯文引用如下：24 

臺南民政支部鳳山出張所長柴原	 為

諭知事照得鳳山新、舊兩圳原係灌溉興隆五里及鳳山五里之田，其關繫

甚大。然歷來只准兩三志願之人充為總理，而由用水之人有收水錢等云，此等

弊害所及何所底止？查築圳一事，本為灌田得利之民公同事業，固不待言，理

24　〈諭示原稿（元鳳山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621，文號：1，明治28年（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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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各自勞力助工或捐資財築圳決水，隨時妥加修理，以便灌溉。乃於本官蒞任

之始，仍照舊習，有稟請充當總理者，本官深慮從前總理常壓小民之弊害，輙

不允准。自今以後，更改舊例。凡鳳山、興隆人民如有欲用新、舊兩圳者，各

宜築圳修岸，開通水路，方得使用。前等僉舉督工委員須設勞工或捐金助工善

法，且於圳邊各庄、限定地區隨時修理，作速興工，勿得誤期。俟竣工之後，

其勞工或捐財之人，循照舊時田甲輪翻（番）之法，聽憑使用，亦免如舊納

錢。且水圳、堤岸本屬本衙督理，倘遇潰決毀壞，或妨害于圳水，或違田甲輪

翻（番）之法、屆期不停或多用水量之徒，從重懲治。今已築圳逾期，需互相

公議，作速興工，方免灌溉不足之患。凡開路決水之際，若有橫堀路道，則務

要架設堅實橋梁。除現准鳳山、興隆十里人民隨便築圳決水灌田外，一概禁止

徵收水錢情弊。爾等須體此意，認真協力興工，切切此諭。

明治廿八年　　十二月　　日　示

（文字底線為作者所加）

圖4-1  日本官方介入曹公圳水利社會的諭示
資料來源：〈諭示原稿（元鳳山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621，文號：1，明治
28年（1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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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公文是鳳山出張所長柴原龜二認為曹公新圳水利組織的運作舊例與國家立場有

所衝突下所發布的曉諭，主要反映在總理選任、水錢收取與限制築圳上。以下就透過文

獻解讀來剖析日治初期的官方立場：

（一）總理選任：以往只許兩三志願之人出面充當，長年累月下來，已出現欺壓小民之

弊端。因此，當水利社會仍照舊制，已由業戶僉舉出總理人選，報請官方追認之

際，官廳仍不允准。不僅如此，尚將總理一職更名為「督工委員」，表面上看似

僅為職稱更名，但實際上是嚴格限制其權限，如「須設勞工或捐金助工善法，且

於圳邊各庄、限定地區隨時修理，作速興工，勿得誤期」，進而影響了原先總

理、甲首與工首等水利執掌，更是限縮整個曹公水利組織的運作權限。

（二）水錢收取：舊制乃由用水之人得繳納「水錢」（水租），看似符合使用者付費的

常理，但地方官廳又怎會認為這是「弊害」，並宣布「免如舊納錢」、「一概禁

止徵收水錢情弊」呢？癥結點在於臺灣民間社會長期以來視水資源與水利設施為

一體，但是日本政府卻認為水資源是國家所有，縱使水利設施為昔日地方合資修

築、維護，但在日本政府的統治觀念下，「水圳、堤岸本屬本衙督理」，因此水

利組織利用圳道輸引天然水體是將水資源由公共財轉為私有財，實乃變相販水取

財於民，民間水利組織顯然已侵犯官方治權，故官方一律嚴禁徵收水錢。

（三）限制築圳：舊制規定圳路開鑿、汴門修繕工事皆為水利組織人員全權負責，不許

一般人民私下開挖，亦即水利組織控制了圳水流灌的地理範圍。但站在官方角

度，這不僅侵犯到其他土地所有權人改善自身土地，以利農作生產的權利，更因

為圳路挖鑿的重重限制降低了農作生產水準。因此，官方認為應廣開私人築圳以

增進引水的便利性，公布「現准鳳山、興隆十里人民隨便築圳決水灌田」，以擴

大灌溉範圍來增加國家整體利益，但埋藏其中的深層政治意涵是企圖將私人群體

投資的營利設備轉化為增進公眾利益的地方設施。

就在日本政府認為新圳總理選任與職務有其情弊的顧忌下，曹公新圳水利組織於該

諭示發布的2年後（明治30年，1897），依照〈曹公圳水利規約〉由陳和仁、王漳興、王

福記、隆益號、陳頂和與曾士希等六業戶僉舉陳盈豐出任新圳總理，向地方官廳呈報追認

時，卻遲遲未接到答覆。因此，曹公新圳水利社會為了表示「新圳總理」職稱有其歷史

淵源，上呈一則清代官方對新圳總理追認、給戳並曉諭的證明文件（圖4-2）。文中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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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五里新圳卸任總理為曾紹基，而新

任新圳總理為陳日新（大竹里苓雅藔庄

人），係由陳和仁、王漳興、王福記與

隆益號四位業戶僉舉而出，文末更附上

清代官方頒給新圳總理的職戳，上刻有

「鳳山縣正堂李」、「給新圳總理」、

「陳日新戳記」等字樣，而最具標示意

義的莫屬置中的「水利亨通」四字。

同時，鳳山官廳在接到曹公新圳

水利社會的請求後，展開行政取調，向

臺灣總督府民政局請示。在獲得上層裁

示此舉乃「蹈襲慣例」，不過在回覆公

文中仍維持早前立場，除了將「水租」

更名為「圳費」外，也堅持以「督工委

員」取代總理職稱，此後自清代沿用已

久的「總理」正式改稱為「督工委員」

或「圳務委員」，25於是頭銜為「五里新

圳督工正委員」的印信便應運而生（圖

4-3）。 26

二、由「水錢」到「圳費」

由於鳳山官廳對於曹公新圳運作舊制多有不滿，不僅針對新圳總理職掌與定位外，

對於名義上侵犯官方治權的徵收水租也加以禁止。但經相關舊慣的行政調查後，釐清了

25　〈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

26　〈水圳ニ關スル歎願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明治30年
（1897）。

圖4-2  曹公新圳總理戳記樣式
資料來源：〈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
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明治30年（1897）。

圖4-3  「五里新圳督工正委員陳盈豐」印
資料來源：〈水圳ニ關スル歎願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明治30年（1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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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租是地主為維持水圳運作所繳納的「協議費」後，27雖然繼續默許新圳水利組織向民

間社會收費，不過也透過官方力量，以行政程序要求水利組織需向地方官廳呈報圳務營

運與詳細圳費收支等資料，來加以監督。這就是〈曹公圳水利規約〉原文末尾追列條文

「總理每年於舊歷（曆）六月末日以前，應親自攜帶冬埤中收支造報冊及關係造報諸單

簿，一並呈請縣衛查騐」的產生背景。

在此官方要求下，曹公新圳水利組織依照規定將明治30年（1897）新圳收支預算與

甲首、業主名單造冊提報，我們正可透過這兩則報冊來對曹公新圳水利社會的運作實貌

進行初步理解。

（一）〈明治三十年度五里新圳冬埤支出預算表〉（圖4-4、4-5）

    根據上表，我們得知該年度圳費總支出預算為2,626.623元，主要用途有四大項：

1. 工料銀：維修曹公新圳圳體的工程費，包含修築取水口堤岸（支出預算為1200

元，占總預算的45.7%，是所有支出項目中比例最高者）、修理汴頭、路橋與

採買工程材料等。

2. 辛（勞）銀：即薪資，當中又可分為三部分，首先是支付給工首陳易及所屬

工程人員的工資，有工首興工、疏通大小圳𥓞二項。其次是在館人員的薪

資，分別是謝旺、林頂、李進益、楊蚶等四人「關防」（看守）分水汴頭、

收取圳費的6個月薪水，以及「委員督工」、「差事」（辦公）、「登帳」

（記帳）與「煎煮」（伙食）等職務8個月薪資。最後是8個月「福食油火灼

費」的開銷。

3. 稅款：「瓦厝圳地稅」、「公館稅費」（辦公處）二項。當中的瓦厝圳應指岡

山仔圳往東靠近水源頭附近，即今大樹鄉九曲里瓦厝街一帶，據傳當時曹公新

圳水利組織在此段圳道曾設有水車，提供兩旁地勢較高的農田引水灌溉。28因

此推測繳納此處地稅應與水車設施設置有關。

27　〈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

28　有關瓦厝街曾設有水車一事係參考自文建會、鳳邑赤山文史工作室，「曹公圳文化網」：http://cgcanal.moc.gov.
tw/chinese/html/old-caogong/b/old-caogong-b-3.html，（2013/1/23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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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香燈費：提供給赤山、九曲堂、江山等庄的香油捐獻。這三庄都是新圳陸上水

源樞紐的所在庄頭，如赤山庄有公爺陂、草陂，九曲堂為曹公圳的取水源頭，

江山庄則屬岡山仔圳（新圳第一分支）流貫範圍。

三、〈明治三十年五里新圳甲首收入圳費表〉

根據公文所附〈明治三十年五里新圳甲首收入圳費表〉，可以整理出當時新圳灌

溉範圍中15名甲首的姓名、各自負責徵收圳費的田洋範圍與甲數、繳費期數與實收金額

（表4-1）。從中可知這15位甲首有實際分屬的責任管區，分區指標可能就是依據汴頭分

水的引灌範圍。此外，也發現圳費除了可以金繳納現外，也可繳納米穀實物來替代。

同時，該檔案中的〈明治三十年業主納各圳田甲圳費表〉也提供了曹公新圳灌溉地

域內的14名土地業主姓名、所在里庄、灌溉田甲與金額等細部資料（表4-2），業主繳納

的圳費除了楊上達以粟代金外，其餘13名皆為每甲2.8元。值得留意的是計有12名業主所登

錄的里庄集中分布在興隆內、外里，其餘2名則位於半屏里、小竹里，皆屬鳳山縣轄域。

圖4-4  明治30年度曹公新圳冬埤支出預算表
資料來源：〈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
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明治30年
（1897）。

圖4-5  明治30年度曹公新圳冬埤支出預算表（續）
資料來源：同圖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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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明治30年（1897）五里新圳甲首姓名與圳費收入

甲首名 管區 灌溉面積（甲） 收入期 實收金額（元）

李　束 龜頭圳田 45 1 87.074　

林　樹 前峰十五才圳田 52 1 114.400　

謝漏沙 二圳田 65
1 106.947　

3 28.000　

楊鳥厘 三圳田尾二圳田 144
1 261.580　

3 56.000　

歐　日 藍邊圳田 71
1 134.471　

3 15.316　

黃　亭 灣仔底圳田 60 1 132.000　

曾　振 下圳田 82
1 144.712　

3 33.684　

謝知曹
鳥松洲仔洋圳田

125
1 210.826　

草埤新庄中圳田 2 49.154　

何　義 月眉圳田 50
1 95.480　

2 10.735　

鄭先□ 覆鼎金圳田 92
1 164.934　

3 28.000　

曾　番 大灣圳田 107
1 189.860　

3 36.736　

塩　甲 鳥松腳圳田 112 1 246.400　

趙東興 牛調埔圳田 25 贈米圳費 50.000　

鄭大鼻 赤山圳田 280 贈米圳費 100.000　

卓　蟳 江山圳田 125 贈米圳費 125.000　

--- 北門火庫田 --- 贈米圳費 27.000　

合計：已收2,521.236元

資料來源：〈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明治30年（1897）。
說明：（1）□表字跡無法判讀；（2）比對《鳳山采訪冊》埤圳名稱後，十五「才」圳應是十五「戈」圳；「藍」邊圳
應是「林」邊圳；牛「調」埔圳即牛「稠」埔圳，與寓潮埔圳同音。
同時，該檔案中的〈明治三十年業主納各圳田甲圳費表〉也提供了曹公新圳灌溉地域內的14名土地業主姓名、所在里
庄、灌溉田甲與金額等細部資料（表4-2），業主繳納的圳費除了楊上達以粟代金外，其餘13名皆為每甲2.8圓。值得留意
的是計有12名業主所登錄的里庄集中分布在興隆內、外里，其餘2名則位於半屏里、小竹里，皆屬鳳山縣轄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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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圳務報冊資料，除了提供理解新圳圳費的收支名目外，也進一步釐清新圳

業主、甲首姓名與其管區、田洋、里庄等地理坐落，恰如水利社會運作現場所失落的一

塊拼圖，重建這些細部資訊將使得水利社會運作實貌更顯具體。

有趣的是，在日本地方官廳調查舊慣後，發現徵收水租有其合法性後，也只能改變

先前「一概禁止徵收水錢情弊」的強硬立場，轉而默許曹公新圳水利組織徵收呈報在冊的

「圳費」。另一方面，民間水利社會在理解官方質疑的關鍵觀念後，表面上完全遵循官方

指示，除了將長久以往收取的「水租」替換為「圳費」外，也將「總理」改稱為「督工委

員」。但細查這二項改變的實質內涵，「圳費」支出名目明顯不僅只用在實際修築水利設

施上，而「督工委員」的權限也不止於先前諭示所明定，反而仍大幅依照清代舊制，內涵

表4-2、明治30年（1897）五里新圳業主及里庄別

業主名 所在里庄 灌溉面積（甲） 實收金額（元）

李条清

興隆
外里

店仔庄

2.300 6.440

黃　捷 0.150 0.420

曾登先 7.700 21.560

曾戅慶 7.150 20.020

謝惠如 19.200 53.760

林　海

左營庄

0.500 1.400

林維新 1.925 5.390

林維六 0.900 2.520

孫致敬

興隆
內里

大道街
0.700 1.960

觀音亭 8.900 24.920

陳　□ 內帷庄 0.700 1.960

余孝山 北門庄 2.730 7.644

善德館 半屏里 後勁庄 --- 16.000

楊上達 江山庄 贈米粟
粟30石此代金

49.50

資料來源：〈新圳總理任命ノ件（元臺南縣）〉，《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9780，文號：12，
明治30年（1897）。
說明：□表字跡無法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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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少有變動，僅在名稱上加以更動。

一般學界討論到日治時代水利設施公有化的過程，多所強調日本政府憑藉著國家力

量來強勢主導水利組織的政策走向。但根據以上有關日治初期曹公新圳的案例，我們發

現：在往後民間水圳由私有化走向公有化的歷程中，雖然上層組織逐漸有所變革，原來

的水利組織也歷經多次整併，名稱上也多改稱水利組合，但以日本政府初接觸臺灣民間

社會的水利組織的情況來看，官方雖多加介入干涉，不過舊有社會組織底層結構的綿密

系統仍舊是難以滲透、擊散。

伍、結語

本文主要意旨在探討在清日政權轉換的大環境下，不同政權對曹公新圳水利社會運

作的差異立場，以及代表國家力量的地方官廳如何從上往下介入，並試圖操控水利社會

運作的具體案例。為此，本文首先釐清曹公新圳水利網絡的空間分布，做為建構水利社

會的地理基礎；其次，以〈曹公圳水利規約〉為例，分析水利組織的運作制度與其形塑

而成的水利秩序；最後則透過日治時代的公文檔案，以曹公新圳為例，藉此理解水利社

會在跨越清、日統治下的歷史變貌。

具體研究結論有三：其一，釐清曹公新圳水利網絡的空間分布，並歸納出曹公新

圳的地理意義在於串連起清代鳳山平原北部舊有水利設施，形成綿密通達的輸水地理網

絡。此舉不但改善土地生產力，開啟鳳山平原水田化的契機，也促使灌溉範圍中的社會

網絡與地域整合。其二，透過〈曹公圳水利規約〉來分析清代水利組織的運作與水利秩

序，從人員職掌、水利時序與費用收取三方面重新建構清代曹公水利社會的運作實貌。

其三是透過《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數則相關史料，指出日本政府在領臺之初便透過

行政力量的介入，企圖改變水利社會的組織運作，特別是在「總理」與「水租」二處關

鍵上，卻仍無力撼動舊有民間社會組織的底層綿密網絡。在官方與民間數度往返的公文

中，釐清從清代默許的監督治理，到日治時代的強勢介入，兩相比較，可見國家機器主

導力道明顯加重，凸顯了不同政權的殊異治理觀點。不過，同時也反映了日本政府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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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社會具有合法性、正當性舊慣的力不可抗，更充分彰顯民間社會「上有政策，下有

對策」的彈性因應模式。

透過本文，我們可以清楚理解圳頭活水不僅浸潤著鳳山平原上的廣袤農田，也流貫

在水利社會所形構的多重網絡之間，更牽動著國家治理與地方社會秩序。雖說曹公新圳

的圳頭活水漸已消枯，圳道與埤潭多已遭填埋或移做他用。在臺灣產業結構的變遷下，

往昔漫延五里的水利地景與阡陌上荷鋤夕歸的農影也多不復見，而承襲自清代、日治時

代水利社會資源的曹公新圳水利組織，在歷經公共埤圳、水利組合的幾經更名與再組織

下，成為戰後高雄農田水利會的基本骨幹之一，而其活躍在其他場域中的組織動員，以

及社會網絡的底蘊轉化仍是研究水利社會的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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